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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博学思想对现代大学的启示意义

李秀君，武昭融
（上海理工大学 环境与建筑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９３）

摘要：分析了目前大学教育中存在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针对其带来的种种弊病，提出借助于

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中的博学思想，对现行教育制度进行适当的调整，并简要介绍了几种大

学校园中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法。此外，还讨论了在儒家思想学说基础上形成的梅贻琦先生的

“通才教育”及欧美诸国的通识教育，及其对现代大学教育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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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化和民族化是当代各国大学面临的紧迫问
题。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二者是共性与个性、

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世界化是民族化的前提，民族

化是世界化的升华，我们应兼收并蓄，在世界化的

视野上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化的现代大学。民

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传

统文化资源，更不能脱离儒家学说。儒家思想作为

在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统治地位的思想，自然有其合

理的地方，而关于教育的学说是其核心思想之一。

我国现代大学教育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它

不可能也不应该忽略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

汲取有益营养。在１９８８年对大学生演讲中李光耀
指出：“华人失去其儒家性格的那一天，也就是我

们沦为又一个第三世界社会的那一天。”

一、当代大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无疑，“博”与 “专”的困惑是我国现行教育

制度难以逃避的关键性问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
借鉴苏联模式的大学教育制度，进行了以 “少办

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

为方针的大学院系调整后，国内的综合性大学迅速

减少，单科性院校大量增加。这种分类片面发挥了

知识的工具性、手段性、实用性，忽视了其应有的

教化性、全面性、互通性，人为地割裂了知识作为

一个整体的内部联系性，影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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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与发展，给学生带来了思维方式的缺陷和知识

面的偏颇，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没文化的 “工匠”

型人才。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 事 马 约 尔

（Ｆ·Ｍａｙｏｒ）就曾明确强调 “大学是文化和能力的

源泉。如果大学变成一个单纯的专业培训中心，文

凭工厂，它的基础将遭到破坏，它也将由于没有出

路和连贯性而垮台”［１］。建国以后我国虽然培养出

不少技术专家，但也很少产生在世界科技与社会科

学领域内堪称顶尖级的人才，不能不说这种教育制

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学者曾经指出：建国后我国大学教育畸形发

展为过窄的专业教育乃至职业教育，虽在一定时期

适应了建设人才匮乏之急需，但从长远来看，其不

足之处甚为明显［２］。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民生凋

敝、百废待兴，专业人才极其匮乏，这种能快速培

养的大量 “工匠”、“专家”的教育制度，吻合我

国彼时实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对当

时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延

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进行了一个较长的阶

段，长期工业化发展的社会道德危机显露无疑：家

庭组织结构日益松散、人际关系趋于冷漠、对物质

生活的热衷淡化甚至冲击了吃苦耐劳、踏实肯干、

勤俭朴素的传统美德，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

二、儒家的博学思想

在意识到诸多问题后，我国及时调整了发展方

向，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而现

行教育制度对人才的培养方式显然不符合人的全面

发展的要求，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做出改变，吸收传

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精华无疑是最为可行的

道路。我们学习的目的无非是拓展自己、丰富自

己，塑造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爱因斯坦就曾说过，

从大学里走出来的，不应是一个专家，而应是一个

完整意义上的人。这就要求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在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方面均得到全面

的发展，成为 “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的 “君

子”。传统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博学的重要性，纵观

儒家经典，不难发现其中众多关于 “博学”的句

子。《论语》：“君子博学于文”、“多闻，择其善者

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博我以文”、

“博学而笃志”；《礼记》：“博学强识”、“博学之”、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知类通达”；

《荀子·劝学》：“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

而行无过矣”。以上诸儒家经典无不强调博学的重

要性。《论语·为政》中记载：“子曰：君子不器。”

其意为君子不应该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而

应博学多解。这并不是说只有一种用途是不好的，

但这是职业学院或各类专业培训机构应做之事，而

非大学所为之业。大学就是要为年轻人建立一个精

神的家园，使他们在万变不息的世界上闯荡时，有

一种内在的资源。学到的知识是可以忘掉的，但培

养的品性却不可以被忘掉。这是做人的基础，也是

教育的目标［３］。大学所要培养的并非一招一式的

专业技能，而是能够迅速、准确的掌握各种具体技

能的能力。

张居正在评讲 《论语》时说道：“惟是君子的

人，识见高明，涵养深邃，其体既无所不具，故其

用自无所不周。大之可以任经纶匡济之业，小之可

以理钱谷甲兵之事，守常达变，无往不宜，岂若器

之各适于用，而不能想通者哉！所以说君子不

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学习能力是本，具体技

能是末。只要我们具备了这种学习能力，具体的技

能就容易掌握，这样自然就可以做到干什么事都得

心应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做到进退

裕如。

三、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

我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和改革家之一、被

誉为清华 “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在结合中

国传统儒学大家教育思想和欧美近代 “通识”教

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大学教育理

念。其中，“通才教育”堪称核心。梅贻琦引用儒

家经典 《大学》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对大学教育目的的阐

述。他认为只有实施通识教育，才能实现大学教育

的 “明明德”与 “新民”之效。针对当时教育

“通专并重”或 “偏重专科”出现的问题，梅贻琦

在其文中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

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

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

在 《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的问题》一文中，

梅贻琦指出：“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

育不同，它的最大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

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

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他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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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

术的专家或高级匠人。”［４］在其关于大学教育的力

作 《大学一解》中详细系统地论述了他的通识教

育思想，写到：“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

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

因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

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

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

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５］他

认为：“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

为扰民。”

归根结底，大学的终极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

性，培养人的心灵，而并非是专为某种特定用途进

行的专业技能训练。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高等教育

哲学认为，大学是一种以个人需要而非社会需要为

基础的机构，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在于使人的个性

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培养作为人的人而不是作

为某种工具性存在的人，不仅要发展人的理性，而

且要发展人的非理性因素［６］。

何为完整意义的人格呢？梅贻琦说：“明明德

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

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

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

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

要。”［４］在他心目中，所谓 “整个之人格”应包括

三大方面：“知、情、志”。所谓 “知”，是知识和

技能的传授与训练，以解决 “求知”问题，属于

“智育”层次。所谓情，指情绪。所谓志，指意

志。他认为知、情、志三者是一个整体，皆有修明

之必要，而当时大学教育仅关注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与训练，忽略了学生情绪与意志方面的修养，他认

为大学教育应使学生 “意志得以锻炼，情绪得以

裁节”，使其成为 “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

从１９世纪开始，欧美诸国也开始反思专业教
育的弊端。１９世纪中期，英国教育家纽曼认为大
学必须进行通识教育。大学应提倡的通识教育包括

普通教育、人文教育、自由教育。大学培养的青

年，除了具有工具性技艺，更应是一个有文化的智

者。纽曼认为知识具有相互联系性，不可分割。每

个学科都应拥有解释整体中的一部分的能力。而且

他指出，通识教育 （自由教育）的培养目标与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之间无任何冲突。通识教育虽不直

接培养专业型人才，但对智力的训练使培养的人具

备了从事相应专业的素质［７］。

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哈钦斯
针对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充斥着功利主义、实用主

义、专业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技术主义的现象，

提出了 “通识教育”主张。哈钦斯成为了历史上

在通识教育方面最具奠基作用的著名教育家之一。

教育须由广博到精微，由一般到专门，由整体到个

别是哈钦斯的大学教育思想一重要原则［８］。

四、“博”与 “专”的辩证关系

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学科交叉，

它已经成为科技知识创新的一个新方向。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逐渐

走向高度统一，２０世纪人类知识已经向新的综合
的或边缘的趋向发展，把自己囿于一偶，往往会走

上孤陋寡闻的新学究的道路。鲁迅先生就主张青年

“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

将课内的书抱住”；“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

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

以有更深的了解”。

“博”与 “专”之间是个辩证的关系，“博”

是指知识的宽度，“专”是指知识的深度，二者相

辅相成、密不可分。谈到 “博”，并不是不要

“专”，只是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而

已。有人提出，一个学者培养和成长的过程是一个

由专到博，由博再逐渐返专这样一个过程。主张大

学教育阶段不能过分追求专业性，至少应在头年文

理兼修。在研究生阶段，可以开始缩小领域。在博

士阶段，可以利用积累深化对某一个特定领域的专

门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否定之否定规

律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很明显后一个 “专”是

前一个 “博”的升华，是在更高的阶段上在继承

“博”的积极面并克服 “博”的消极面的新发展。

我国有个成语叫做博大精深，博大在前，精深在

后，就很形象的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博”是

“专”的基础、前提，“博”的目的是为 “专”打

造一个良好的平台；“专”是 “博”的深入、升

华，是在 “博”的基础上的侧重和突破。

五、当代大学的可行措施

现代社会，一个人一辈子只从事一种职业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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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已经发生重大转变，这就要求学校在培养人才时

赋予学生足够多的知识储备，使其在岗位变换时游

刃有余。笔者结合自己近几年的教学实践认为，学

校应加强通识教育，保证学生在广泛涉猎各类知识

的情况下，充分的了解自己的兴趣点所在，真正从

事自己喜欢做的行业中去。具体措施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施行：

（１）充分发挥选修课的重要性，尤其是要鼓
励跨专业选修，但学校需要在课程安排上进行精

心设计，尽量设置一些简单易懂、兴趣性高、适

于专业知识较差的学生接受的入门课、基础课，

不宜开设过于高精专深的纯专业课，这会起到与

课程设置初衷相反的效果，抹去了选修课应有的

作用。

（２）学校应尽可能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人
文环境，尤其是注重发挥图书馆在文化传承中的作

用，利用图书馆良好的软硬件设施，开设各类知识

讲座特别是学生相对较为匮乏的领域，便于学生对

各专业知识的了解，充分感受人文环境的潜移默化

的影响作用。

（３）学校应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鼓励学
生在课外时间多参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譬如理工

科学生参加文科课程，文科生参加理工科课程，每

学期开始时学校在校园网上发布所设全部课程的上

课试件及地点，使学生能根据自己时间选择爱好的

课程参加。

这些做法显然不足以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

养，但它给参加者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其了解到自

己想学什么，该学什么，使他们在以后的人生中可

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厚实的储备和更加清晰

的判断及把握。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

的中坚力量。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培养出什么样的

人才，什么样的人才就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曾子

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进的教

育制度是国家、民族事业繁荣兴盛的先决条件。

希望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既能培养

“工匠”又能培养 “大师”的先进的大学教育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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